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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果说吉普赛姑娘爱斯梅拉达生了一张
羊脸，温厚而美丽，我实在想不通。同是生灵，

但予人类以牲畜的脸面，何以美丽？我想这果
然只是男性作家的意淫。
可是我的同乡，她有一张羊脸，洁白无瑕

的，纯真明媚的，与我截然不同的。
我们年纪相仿，一同在潮湿幽深的巷子

里长大，炊烟升起时，踩着“二八二五六”的皮
筋绳的女孩子们一哄而散，我就与她一起舔
着冰棍慢悠悠走路回家。这时候她会从布袋
里取出一小袋盐渍梅子，分给我一半，我们看
着对方被梅子染成绿色的舌头捧腹大笑。她
也不是一向那么幸运，有时候会咬到一颗坏
了的苦梅子，整张脸都皱成纸团，我会立刻吐

出自己嘴里的梅子。
一路上我们会碰到这样那样的人，大多

是相熟的邻居，他们上下扫视一番，笑眯眯地
夸赞“两个漂亮女孩子”，这时候我记恨他们
每一个人算术上的好心。
学生时代的我们依旧形影不离。除她以

外我没有朋友，否则宁死也不愿与之同行；她
有很多朋友，仍愿意时时刻刻与我一起。我心
知我的虚与委蛇和她的只取一瓢饮实际上
是并蒂而生的花朵。

毕竟她在体育课后随意掬一把清水洗洗
脸，连沾湿的发丝都是惊心动魄的美丽；毕竟
我借以藏匿肥胖躯体的宽大校服，在她身上
尽显青春活力；毕竟她有茂密而柔软的胎毛，
恰好是发际线高耸入云的我求之不得的。

她自诩了解我，我突然很想拂开她挽在
我小臂上的手。她的青春是清水芙蓉，而我绞
尽脑汁雕饰自己，却只是弄巧成拙。我砸碎存
钱罐，换了廉价的素颜霜和唇膏，使出浑身解
数，试图像她一样“漂亮得毫不费力”，结果是
严重过敏肿成猪头。

我只有努力在课业上下功夫，假想她是

我的劲敌，对方越是云淡风轻，我越是杀红了
眼睛。她成绩平平，也不甚在意。放榜的日子
我总是找借口停在教学楼迟迟不归，在一

众密密麻麻的名字中寻找熟悉的那
一个，然后心满意足地为自己

庆功，仿佛真的成为战

功赫赫的将军。可我究竟赢了什么？片刻的畅
快烟消云散后，我也茫然了。
少女怀春的年纪，她爱慕校园里的一个

少年，絮絮地说着他怎样好怎样好，脸颊结出
两团红晕。我自然也认识她喜欢的男生，只是
俗套的剧情绝无可能在我们三人之间上演，
我的青春似乎都用来暗中与她较劲了，明明
她不在乎的。不知为何她失恋了，我只记得她
的泪滴扑簌簌滑落，像拉链划开面部，但依旧
是美丽的，一张可怜可爱的羊脸。我无声地安
慰她，滚烫的泪水滴落在我手背，烙出一串血
泡。

她去了离我很远的地方读大学，或

者说我去了离她很远的地方读大学。过往的
流彩与美丽，荒芜或痛楚，终于也被我一并抛

在身后，只是睡梦中还会有深巷里的冰棍和
梅子，有时竟是她悲咽难鸣的泪眼，惊醒时却
是我泪水潸潸打湿了枕巾。
距离我上一次见她，也过去很久了。我去

她所在的城市出差，她兴致勃勃地邀请我看
电影。我拣来拣去，最终随便放了一张光碟，
看的是《绿夜》，剧情混乱，烟花绽放时，我倚
在她肩上，思维也是混乱的。

她小声问我对电影的看法，她们是爱情
吗？我看着她的眼睛摇摇头，她们的感情时时
改变、不可定义，用有限的词句去形容，实在
是悲壮之举。

影视作品中对女性关系的刻画实在匮
乏，要么是不共戴天的仇敌，要么就是亲密无
间、试图以“姬”为卖点的友人，有些无趣。

我对她的感情是如此复杂，我们是同源
的，相互理解的，然后我们是

相爱的。

芳 邻
阴 外国语学院 崔维佳

妈妈说，人死后会去天堂的。
一声巨响后，伊贝卡倒在了地上，痛

苦地闭上了眼睛。
慢慢地，慢慢地，睡着了……
当她再睁开眼睛的时候，发现自己躺

在一片绿地上，野花散发着清香，不远处
有个散发着金色光芒巨大的建筑———高
耸入云的哥特式，金碧辉煌的巴洛克风格
装饰，里面传出童伶优美的歌声。伊贝卡
不由自主地走进去，雕梁画栋的一切吸引
着她的眼球。

伊贝卡按照指引走进一个房间里，跟
那些先到的小孩一样，坐在长椅上。

不知道从哪里传来妈妈的声音：“亲
爱的精灵们，这里是天堂管理处，等钟声
连续响了十二下之后，你们按照指示走到
画着木槿花的门后，开启自己新的人生旅
程。”

伊贝卡惊讶着，怎么会有妈妈的声
音？

接着有旁边的小孩哭泣。
“我要妈妈，我要妈妈！”
伊贝卡刚想上前去安慰她，已经有一

个金色头发的姐姐轻轻地摸着她的头。
“没关系的小妹妹，我们马上就能见

着妈妈了，妈妈不在的时候我们要勇敢！
加油！”

伊贝卡看到那个哭泣的黑色小女孩
骨瘦嶙峋，金头发的姐姐好像比她大两三
岁，脸色发紫嘴唇发白。

寂静。
房间里传来一声钟响。
“你好，我可以坐在这里吗？”一种清

亮又夹杂着沙哑的声音跑进了伊贝卡的
耳朵里，她回过头看，眼前的男生比自己

大一点，但是脸上脖子上都是又大又深的
伤口，叫人触目惊心，衣服上头发上都是

土渍，他的模样吓哭了不少小孩子。
伊贝卡假装镇定说：“当然……当然可

以，你坐。”她稍微往旁边跟别人挤了挤。
小男孩坐着，低着头，不说话。
伊贝卡也低着头，闭着眼，试图忘记刚

才看到他的样子。
寂静。
房间里又传来一声钟响，来了一个蓝

色眼睛头上系着绷带的小男生，坐在那个
“可怕的”男生旁边。

系着绷带脸上灰突突的男生率先说

话：“嘿，老兄，我叫艾菲力，我的老天爷，你
怎么伤成这样？”他的出现就像往池塘里
扔进了一粒石子，泛起层层涟漪。

男生说话小心翼翼地。
“你好艾菲力，我叫张小亮……我已经

把自己所有的零花钱都给他们了，他们还
是不肯放过我，打我，用石头，用铁锹……”
还没说完用双手捂住了脸。
“有人打你吗？”艾菲力抱着小亮说，

“好兄弟，抱歉，我来晚了。”
伊贝卡看着相互抱在一起的两个人，

她冷静地想了一下，如果没有伤口，那会是

个多么帅气的小男生！
接着又恢复了平静。
伊贝卡逐渐向男生那边靠近。
“你们好，我叫伊贝卡。”
两个男生齐刷刷地转头，看着眼前的

女孩，宝石般的眼睛，甜蜜的微笑，伸出手
的示好。

艾菲力说道：“哦，亲爱的公主，我叫艾
菲力。不过……我感觉好像在哪见过你！
请原谅我的记忆力，不过你是记者吧！不
过你为什么这么小就当记者了。”

伊贝卡眼前一亮笑着说：“你怎么知道

我是记者？”
小亮说：“你的记者证还挂在胸前

呢。”
接着是三个人明亮的笑声。
“我是战地记者，这是光荣的。”
“我知道你是战地记者。”艾菲力笑着

说，“因为你身上穿的是防弹衣，上实操课
教官给我们看过。”

小亮看见伊贝卡头上、胸前的血迹，眼
神里带着敬佩，说道：“刀枪无眼，你不怕
吗？”
“我没见过刀枪，我只知道有无数炮弹

炸毁了我们的一切。”

房间里又传来一声钟响。
一个小女生颤颤巍巍地走进来，伊贝

卡上前去扶了一下她。
艾菲力站起来鞠了个躬说：“像花朵一

样的朋友，你好，我是艾菲力，你叫什么名
字。”

小女孩坐下说道：“我叫和原。你头上
的绷带是怎么回事？”

艾菲力笑着说：“你是说我吗？我记得
房间里着了火，下楼的时候踩空了，之后
……之后我就来了这里。”说完便坐下了。
伊贝卡看着她说：“你的身体好虚弱。”

“我母亲说我得了诱变癌症，医药费太
高昂了……说实话，后来我的身体也撑不
住了……”

孩子们你一言我一语，渐渐打破房间
里的寂静，像湍急的溪流，有的人开始唱
歌，有的人开始跳舞，大家手拉着手，不分
年龄大小，不分皮肤颜色，不分国家类别，
不分宗教信仰，眼前不仅有彼此的笑颜，还
有“For auld lang syne”。

这时，艾菲力跳起了街舞，跳完之后他
笑着问大家：“你们家里都有什么？之前有
没有什么愿望啊？”

黑色的小女孩回答说：“爸爸妈妈弟弟
妹妹，我最想要吃的，一家人在一起吃饭，

不饿肚子。”
伊贝卡说：“香甜的椰枣，如果没有战

争，我想全世界的人都会喜欢我们的椰枣。”
张小亮说：“甜美清脆的苹果，我能帮

奶奶卖完，这样她就可以多休息一会了。”
和原说：“美丽的樱花，璀璨的花火，如

果没有疾病，我又可以陪母亲看烟火大会
了。”

孩子们相互说着比划着自己家乡的美
好，邀请着对方去自己家里做客。

张小亮说：“你们知道民族魂吗？”

伊贝卡疑惑地问他：“什么是民族魂？”
孩子们叽叽喳喳地讨论：“谁是民族

魂？”
“是你吗？艾菲力？”
艾菲力的头像拨浪鼓一样，认真地说：

“亲爱的，民族魂不是我。”
这个时候，钟声响了：
“咚咚咚———”
张小亮若有所思地说了句：“民族魂说

过‘救救孩子’。”
钟响了整整十二下。
艾菲力拉着张小亮的手，张小亮拉着

伊贝卡的手，伊贝卡拉着金发女孩的手，金
发女孩拉着黑色女孩的手……孩子们手拉
着手往木槿门方向走去。

伊贝卡心里想：妈妈说，人死后会去天
堂的，我不知道死是什么，我知道我现在遇
到了很多新朋友，“民族魂”要救我们，他是
个好人。

木槿门发出月光般柔和的光芒。
“亲爱的精灵们，这里是天堂管理处，

欢迎你们来到木槿门，请迎接好你们的新
生，开始新的旅程！”

伊贝卡再次睁开眼，发现这是一个洁

白的世界……

天堂管理处 （小小说）

阴 文法学院 夏金融

阡陌林野，森森袤袤，在其中的人和不在其中

的人，最终都要走到其中，为了别人，因为别人。幸
好，我现在还是走进去的。

明媚的日头让人的眼界都堂皇了起来。其实人
们常常敬畏鬼神和宿命，将自己的不如意归咎于命
运的不公。人人如此，可惜韶华不知。

鸣鸟啾啾，尘砾洋洋。每逢年关，这处久未人迹
的郊林，也便热闹了起来。人们在一年份的求神问
卜之后，开始了最后也是最终的供奉。在某日的最
后一人离开后，此处便也重归于静寂，唯有啾啾簌
簌，不至万籁俱寂。

每当去时，我向来是不被允的。只有百无聊赖
地期待归来，期待归去。偶有某年某节去时，我也只
是不知所措，只看着旁人忙碌。林叶沙沙，不知满地

黄土，究竟见证了几度枯荣。
人间总有种种期盼，种种不足。“悠悠苍天，何

薄于我”，是人们在人生未曾达到预期时的不甘。
但是人的宝贵之处便是传承。
即便千年万年之后，人们甚至不会记得我的名

姓，不会知晓我的生平，但我的存在永远对当今的
时代有着影响，即使微不足道，即使无人知晓。

但我来过。
在我离开后，身边依旧会有着鸟雀呼晴，虽然

我不能再听到它们的声音，但我知道，它们就在这
里，在这里，为我而鸣。

我的理想或许卑微，或许可笑，无以为据，但我

的心依旧可以凭翼而起，见到千年万年后的光景，
即使是我，即使不再是我。

我终将再度走进阡陌，只是假借别人之手。长
日终会黯淡，我期待着我再度清醒，即便我不再清
醒。

山川变动，沧海桑田，我依旧在。月生日落？
无妨。
只盼啾啾如旧。
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

化 羽
阴 计算机学院 吕浩宇

夜色浓重，爷爷踏着雨幕走来，厚重的
雨靴踩在地上发出沉闷的声响，清亮雨水在
灯下顺着黑色的雨衣流下，又悄无声息地在

地上变得泥泞。
“晓光呢？”等了一下午的奶奶，听见爷

爷回来的声音，急忙地攀上去。
爷爷没有说话，只是沉默地站着。
“晓光啊，你别跟奶奶捉迷藏了。”奶奶

倾着身子向他身后看去，仿佛她的孙儿就藏
在他的身后，可迎接她的只有空荡荡的影子
和远处看不见光的黑暗。

像是接受了孙儿失踪的事实，咬牙撑着
的力气像气球被瞬间扎破，潜藏在关节里的
疼痛一齐发作，将她击垮在地。

奶奶知道她的孙儿已经失踪，殊不知我

早已变成一缕游魂，在她的身边守了一下
午。

我看见她在大门口处张望，花白的头发
在风雨中凌乱，头顶的屋檐又短又窄，将她
探出头的半边身子打湿。她多么希望街道的
拐角处会出现她孙儿朝她奔跑而来的身影。
可是没有，她等了一下午，只能发现雨滴砸
在地上的声音越来越响，渐暗的天色混着雨
水将前方的道路遮得严严实实。

今天街道上的人格外少，农忙季节已
过，摘下的果子、粮食储存在室内，等待着
天气晴朗的时候被卖出去。阴雨天，村
子里的人无事可做，只能宅在家里。

爷爷种了很多苹果树，今年
收成特别好，一箱箱白色的

镂空的塑料筐垒在仓库里，里面装满了红彤
彤的苹果，是一个格外壮观的场景。这本来
是我们家的喜事，可是爷爷却时常站在仓库

里对着苹果叹气，像是那些苹果是会带来厄
运的东西。

爷爷时常笑话我白天清醒时像只小老
虎，精力旺盛，晚上睡得像头死猪，被人偷走

都不会醒。可那天晚上我好像醒了，我听见
爷奶的交谈声在沉重的夜晚里传来，声音轻
轻地像妈妈在我幼时哄我睡觉的摇篮曲。
“今年村里收苹果的还没来吗？”
“没有。”
“那可咋整，这苹果再放可就坏了。”
“再等等吧，很快就来了。”
“……”
爷爷的声音在我的脑海里变得轻盈，我

记不清他后来又说了什
么，我只记得自己在
心里默默地许下承

诺———我要帮爷
爷把苹果卖光！
不过现在我

只能向爷爷说声对不起了，我可能没办法实
现这个诺言了。

哦对了，我是在我们家的苹果地旁“醒

来”的，我不知自己被谁杀了，那段被杀害的
片段像是被凭空抹去。我来不及观察周围，
便被莫名的恐惧推着，逃回了家。或许是因
为那些片段太过痛苦，所以记忆便擅自将它

们封锁。

我猜测自己的尸体被埋藏在那片空地，
我不想去看，也不愿去看，我想守着我的亲
人，在彻底消失前再看他们一眼。变成一个
幽灵后，我想起自己在手机里看到的 3D街
道实景图，那里是世界的里头，我在世界的
外头，我现在什么都做不了，只能看，只能
等。

凌晨，雨已经停了，爷爷站在院子里的
苹果树下，叶子上滑落的一颗雨滴落在他的
脸颊上，他抬头，乌云散尽，漏出星光点点。
远方，雨划过急速驶来的高铁，爸爸坐在车
厢里，他抬头，望向窗外，
黑暗中若隐若现的光

落进他饱含忧愁

的眼中。今晚，对我们来说注定是个不眠之
夜。

第二天中午，天气变阴，我的尸体被挖

了出来。
村民们站立着，里面有村头小卖铺的李

大娘，有馒头店的张爷爷，有我的好兄弟铁
蛋，还有很多我熟悉的、陌生的人，他们紧紧
贴在一起，围成一个圈，圈内是死去的我，里
面传来母亲的嘶喊、父亲的吼叫、爷奶的尖
啸。我站在圈外，泪水早已流满了脸颊。

我是家里唯一的孩子，我想起奶奶在我
离家时让我不要走远的叮嘱，想起爸妈说等
在城市里站稳脚跟，就把我和爷奶一齐接过
去，一家人就能团圆，想起爷爷说我是他的
开心果。我不复存在了，那这些叮嘱、承诺又

该往哪安放呢？
奶奶说人死后，善人会去天堂，恶人要

下地狱。我说：“那我死后一定会去天堂。”她
先是肯定我说的话，之后又佯嗔道：“小孩子
不要说死。”

现在我死了，我猜测我一定会去天堂，
因为我不是恶人。但那必然是之后的事，现
在的我正在等待，等待天气放晴，等待爷爷
的苹果被卖出去，等到我的亲人们不再因我
而悲痛，等到警笛声响起，犯人得到应有的
惩罚，等待光明重现。

我并不孤独，因为我知道你们与我同
在。

苹 果 （小小说）

阴 测绘学院 杨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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